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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的列车上，软卧车厢里，酒足饭饱后，两个穿着萧洒的年轻人在
拉着话。

“我说老弟，看意思你也是久经战阵的人，那么多漂亮姑娘对你抛媚眼
你竟愣是无动于衷，跟你一比我倒惨了。”不无巴结的意思，但的确是由衷
之言。对面那位没说什么，不屑的笑了笑，接着抽他的烟，这位还真服了。

“嗨，哥们儿，反正没事儿，讲讲你的光荣史怎么样？”
“你是不是想写小说，到我这儿搜集素材来了？”
“哪的事？要说素材，我自己的就已经一大堆了，忙着挣钱，根本没时
间。告诉你吧，我还真是学中文的，可自从下了海，根本没动过笔，学业早
荒了，也好，厚积薄发，等将来赚够了钱再干不迟。你说是不？”

“嗯，我认识你，中山大学 82 级的，对吧。”
这位有点发懵，“是，你怎么知道的？”
“咱们是校友。”
“真的！咦，不对，我早毕业了，也没再回去过，你才多大呀。”
“我比你还高一届呐。”
“瞎掰，你到底多大呀。”
“我要说我 19 了，你肯定信吧。”
“嗯。”
“可我要说我 32 了你信吗？”
这位看了半天，“要说风度还象，可你这模样怎么也不象跟我一般大
呀。”
那位也愣了半天，才自己喃喃道：“如果我到了 80 岁，却长了个 20 岁
的模样，那更该如何呢？”
这位可听见了，“嗨，说你胖，你还就喘上了。”
那位听他有讥讽的意思，腰直了起来，“我喘什么喘，你不是校足球队
的吗？还有个女朋友叫成凡，气象系的，整天跟两口子似的到二饭堂买饭，
有一次到竹林子里办那事，要不是叫竹子给挡住差点挨了一砖头，你放在课
室里的书和书包也丢了四次，以后你就不敢用东西占座了......”

“那都是你干的？”
“哈哈，那当然。”
这位也笑了，那时候不知要跟谁玩儿命的，现在知道了，也不想了。“为
什么这么干？”

“因为我也在恋着成凡呀。”
“呃，是这样。”这位似有所悟地点着他头，可后来反应过来了，“还是
不对，如果你是我的情敌我不可能不知道，而且，而且我也肯定争不过你，
对不对。你都把我给搞糊涂了，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那位却又泄了气，“那时候我长得根本不是这个模样，又矮又瘦，还是
近视眼，所以也只是暗恋着成凡，你自然不知道我了。”



“可现在你怎么长得这么帅了，吃了增高剂了？整容了？当时咱们都是
20 多岁的人了，不可能再变到哪儿去了呀！我是真懵了，求你痛快儿告诉
我吧。你这岁数也不能不长啊，还有啊，刚才在餐车上你还说你刚上高三呐。
哥们，看在校友的面子上，要不就看在成凡的面子上，就别拐着弯说话了，
行不？”

“成凡现在怎么样了？”
“她后来跟个研究生出国了，其他我也不清楚。”
“你现在结婚了？”
“还没。反正我还不太想当爸爸呐，而女人又不是没有。”
“......你想知道什么？”
“你真是 81 级的？”
“嗯。”
“哪个系的？”
那位没理由地沉吟了一阵，“计算机系的。”
这位没追究真假，“你 32 岁了？”
“嗯。”
“现在作什么呢？”
“上高三呀。”
“嗯？”这两位的眼睛就互相盯上了。
“好了，告诉你吧，我即是 32 岁，你的校友，也是 19 岁，高三的学生。”
这位的气大了，“要不是嫌开窗户费劲，我立马把你扔车外边去。”
“真想知道怎么回事？”
这位没言语，瞪着眼喘粗气。
“你给我泡杯茶来。”
这位看了看他，“哼，小子，就不信我走南闯北的，会让你给蒙了，你
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跟你没完。”拿了两个杯子出去了。
车厢里只剩一个人了，车轮碾在铁轨接口处，发出单调的哄隆声，更
显寂静，这使他难以忍受，捻灭了烟头，站起来在车内低头踱步。
打水的这位回来了，放在了小桌上，又掏出了两听可乐，回身拉上了
门，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也不说话，拿眼瞪着对面那位。
水太热，还不能喝，他也不烦了，稳稳地坐下，打开了可乐，喝了一
口，抬眼悠闲地看着对面那位，“看来我是不能不说了。”

“哼，告诉你，咱不是没玩儿过刀子。”
“可我也不能句句说实话。”
“哼，随便，哪句真哪句假我自然知道。”要不也没辙。
“我原名叫宋秋雨，是 80 计算机的，毕业以后到了天津服装局......”
“打住，这就开蒙了，天津咱不是没去过，服装买卖不是没干过，哪来
那么个服装局呀？”

“就在胜利路上啊。”
“哪块儿？”
“教堂前边。”
“放屁，那儿是国际商场。”
“行，你还真门儿清，可我就得这么说，你就得这么听，要不就拉倒。”
这位还真把刀子掏出来了，“你那口可乐大概还在胃里呐，我得给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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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那位不含糊，把衬衫往上一撩，闭眼往床上一躺，“来吧。”
“他到底是真不怕死呀，还是料我不敢，或是知道我非问清不可？不过
也够意思的，看来硬的是白搭。”这位心里想。好在买卖人软硬都会，爷爷
孙子变得快，自己会找台阶。他把刀调了过来，先把冰凉的刀尾放到对方的
肚皮上，那位根本不为所动，他只好把刀整个放了上去。“要不你就把我捅
了得了。”
那位乐了，坐了起来，“你就老实听着吧。对了，我就给你当故事讲得
了，让你看看我们学理科的人的文才如何。你上厕所吗？”

“我刚去过了。”
“那好，记住，听我讲，少插言，只要你一瞌头儿或者一上厕所，我还
就不说。”

“嘁，我不信你能说一晚上。”

第一章

吃完晚饭，英姐说她在财旺家借宿，要带我到那边聊会儿。我这人有
个毛病，看见漂亮的女人眼睛就发亮，可这会儿不知为什么大山的眼睛却发
亮了，直说好。
英姐领着我和大山进了财旺家的院门，那条大狼狗见了生人就要往上
扑。“虎子，老实点！”那狗还真听她的话，乖乖地站在那儿看着我们进了屋。

“慧云，我带个客人来。”
“是谁呀？”一个女人站了起来，嘿，我的眼睛也亮了。真漂亮，在市
里也不多见呀！
而且还很年轻，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可惜怀里抱个孩子，似乎
刚才正在喂奶，现在正急忙系扣子，不过我还是看见了点什么，那句“你好”
也就被口水给卡在嗓子眼儿里了。

“小雨，这就是财旺媳妇。慧云，你猜他是谁？”
“是不是你大伯家的老三宋秋雨呀？”
“咦？你怎么知道？”所有的人都很纳闷。
“这就叫隔墙有耳吧。”我说，因为我叔叔家正盖着的新房就在这所房子
的隔壁。

“没错，准是！那你还不赶快叫四叔。”大山有些兴奋地说。我们老家这
儿的堂兄弟们是一块儿排的，我有两个亲哥，所以是“大伯家的老三”，而
英姐的亲哥就是我堂哥，加上我家辈份大，也就又成了“四叔”。

“四⋯⋯”陈慧云红着脸，没挤出那个称呼来，也是，虽然我 30 了，可
毕竟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显得比年轻我一岁的大山还小好多，倒象和她
差不多大，怎么好意思呢？可那忸捏的模样真好看，管我叫孙子都成。“不
必客气，就叫我秋雨吧。”
陈慧云也就顺坡下驴了，“快坐吧，我给你们沏茶。”
“慧云，我来吧。”大山要求代劳。



我一进村子就注意到了这家，这样的小二楼在村子里还是仅见，到了
屋里一看，好家伙，跟电视里大款家的摆设没什么两样。

“慧云，我们姐俩有十多年没见了，他刚到，我带他过来说说话，没事
吧？”

“我欢迎还来不及呐，我还是头一次见大学生，您是在天津工作吧。”
“没错，”英姐接过话来，“是在一个大局里管计算机的，现在是放假，
到老家来看看，说是想这儿了。咱们这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想的？我看是
中了城里人的怀旧病了，是吧小雨？”

“有点儿。”
“放几天呢？”陈慧云还是冲我问。
“15 天吧。”
“呦，那可得好好歇歇了。不过二爷家正盖房，你住哪呀？”她说的二
爷也就是我二叔。
大山接过话：“你们家房子不是挺富裕的吗，我看住这儿得了。”
“你老实呆着。”陈慧云红着脸斥到。
“嘿嘿，开个玩笑，他住我家，我这不接他来了吗？”
陈慧云又问了些其它的事，好多倒是大山替我答的。
“大山，你老插什么嘴，你真那么清楚？”
“当然了，我已经盘问他一道了。说到这儿你们得请客，是我把他接回
来的，当时呀，我还有两趟活儿要拉，路过汽车站时，我老远就看见这个戴
眼镜的有点眼熟，我也不敢认呀，就靠过去，装做拉脚的，问他：‘先生，
到哪儿去呀？’嘿，倒是他先认的我，我活儿也不拉了，就把他带来了。怎
么样？要不是我眼尖，秋雨就得从镇上走回来，恐怕这会儿还吃不上晚饭呐，
是吧秋雨？”刚进村时，大山已经向人们说过一次了，这次显然是说给陈慧
云的。

“是，那我就再一次谢谢你。”
“不用客气，咱们是一块儿光屁股长大的，谁跟谁呀。”他看出陈慧云已
经对我有所耳闻，但不知她是否知道他和我的关系，所以急于表白。

“嗨，看我，你们姐俩不是要说话吗，话倒都让我们给说了。”
“没事儿，我们刚才吃饭时已经说会子了。再说，你问我听不是一样吗？”
“我不说了，要不头一回见面，四叔还以为我是个碎嘴子呐。”这会儿她
才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叫出了四叔。

“行了，小雨坐了一天车也累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回去睡吧。”
“好吧。”有漂亮女人在场，我是不会觉得累的，但我这人的自信心不行，
总有些不自在，要跟英姐说的好多话在这儿也没法讲，以后再说吧。我知道
英姐在这儿借宿，就和大山起身告辞。
见两个女人插上了大门，大山凑过来问：“嘿，这小娘们长的不错吧。”
“财旺比我还大一岁呐，他媳妇怎么才这么大？”我得保持一下知识分
子的风度，可不能上来就跟他一起玩儿低级趣味。

“财旺现在在外面包工，老不回来，原来娶过一个媳妇，可人家守不起
这个活寡，带着孩子走了，这个是前年才搞的。妈的，有钱就是好，娶的媳
妇一个比一个漂亮。”大山摇着头说。

“你媳妇不好吗？”
“那得看跟谁比了。”



“你媳妇叫啥？是哪村儿的？”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我还一直没问你呐。”
“早瘸了，呐，快到我家了，咱们进去说吧。”
大山家住的是新房，而且为了进车，门口很宽大。他的车就是山区常
用的三轮拖拉机，俗名叫“狗骑兔子”，他所谓的活儿就是从砂石场往镇上
拉货。
这会儿快 9点了，听到说话声，一个年轻的女人迎到了堂屋。
“呐，这就是我老婆，你还认识吗？——是小莲！”
“哪个小莲？”
“就是那个总挨后妈打的。”
“是吗？！”
我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这位还算端庄的女人与那个整天泪汪汪的黄毛
丫头联系在一起。

“四叔。”
“别介，我受不了，还是叫我秋雨吧。”辈份这玩意真让在城市里呆惯了
的我感到不适应，小时候逗新娘子，倒是见人这样叫过我哥，但从来没人这
样喊过我。
大山家的正房是四间，是这里较典型的住房。他父亲早逝，老母也没
了，那间西屋就再没住人，只放了一些旧家具。东屋里有套间，但显然不好
住人，让了半天，还是我去住厢房。倒不是客气，我喜欢住厢房，觉得那里
有一种神秘感。
小莲把茶水送到厢房就出去了。
我和大山一人点了一根烟，在车上时，大山兴奋地对我问东问西的，
现在我才有功夫了解大山的经历。
85 年初，当 21 岁的我离大学毕业还有半年的时候，当时只有 22 岁的
财旺就拉起了一个建筑承包队，村里的男人差不多都去了，经过大山老母的
一再央求，大山也去了。23 岁那年，他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把大腿摔断
了，虽然财旺够意思，给了一笔钱，但腿到底没养好，到现在走路时看着也
有点别扭。建筑队去不成了，快结婚的对象也吹了，守了十来年寡的老母就
过去了。大山从那儿也学会了自立，做起了拉砂石的买卖，居然也住上了新
房，大前年 26 岁，把小他 6岁的小莲娶了过来。

“你小子不错，小莲现在多漂亮，人也能干吧。”
“能干，那是让她妈替我给打出来的。要说漂亮，你可能没注意，她的
右眼是假的。”

“是吗？我说她那绺头发怎么总是耷落着呐，怎么搞的？”
“让她后妈生的儿子给扎的，要不能给我吗？我也是狠了，给了两万块
钱的财礼，她妈图钱，她爸是认为我人还可以，嫁给本村人也可有个照应。”

“我看人家一只眼也比你强，你在家还挺横。”
“她是习惯了，再说娘家也不给她做劲，不过我还没打过她。”
“哈，打跑了我看谁还跟你。哎，你小孩儿呢？”
“我还没有呐。”
“结婚两年了，怎么还没孩子呀？是不是小莲让她妈把肚子给打坏了？”
“不是，是我不知把哪儿给摔坏了。”说这话时，大山没了底气。



“没法治了？那怎么不抱一个？”
“哎，这话是跟你说，我信得过你，别人可不知道，在外边我只说是小
莲不行，你可得保密呀！”大山郑重其事地说。

“没问题！”我没想到大山这么信得过自己，甚至有点感动，“但总得想
个法子呀。”
这种感动并没持续多长时间，我又想表现自己的幽默了，“哎，要不我
给你帮帮忙？”我挤了挤眼说。这是在单位和哥儿们之间常开的玩笑，得，
高级趣味没守住。

“你？”大山本来弯下的腰直了起来，眼睛一眨一眨的。
我没想到他是这种反应，赶紧说：“哎哎哎，我是开玩笑的。得，该睡
觉了。”平时，不到 11 点我是不睡的，但农村人则要早得多。

“哦，睡。”大山整个人有点发木。

第二章

初春，山区的晚上还是很冷的，但这屋还行，虽然放了两床被子，我
也只是盖了一床薄的，身子底下还热乎乎的。现在一般的家里都象城里人那
样睡床，但厢房还是用土炕。这座厢房的外屋看来还兼作厨房，准是在这儿
做的晚饭，热了炕还暖了屋。里间看来是作储藏室用的，刚刚收拾好，地上
和炕上原来堆了好多粮食口袋，现在都挤在了里边。
这里安静极了，没有不到半夜不算完的下棋、打牌的人们的吵闹声，
也没有整宿不断的汽车的轰鸣声，真好。还有这粮食的味道、泥土和肥料的
味道、土炕烧后的味道都是那么的亲切和怡人。
我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这里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旅游胜地和瓜
果之乡，所以，这里是贫脊的，但也是安逸的，即使在文革期间，这里也是
一个世外桃源，当我的父母受到冲击的时候，两岁的我便被送到了这里，爷
爷奶奶疼爱我，叔婶关心我，堂哥和堂姐护着我，尽管我的性格有点孤傲，
但也不是没有朋友，因此，五年的乡村生活留给我的是一片光明。
返城后，几乎每个暑假我都要回到这里，直到紧张的高中生活开始后，
这种亲情才不得不被割舍。大学一年级期末，我奶奶去世时，正赶上放暑假，
又来了一次，从那以后这 12 年间，这儿就成了我常常思念的地方，今天当
我的精神面临崩溃的时候，我知道这里是疗伤的最好地方，因此就不顾一切
地来了。
在村里时，我与财旺率领的孩子们并不合群，可因为我叔叔家对财旺
特好，所以财旺并不找我的茬儿，其他孩子也就不敢欺负我。大山家穷，人
又胆小，财旺他们不带他玩，就只能跟在我屁股后面，这也多少锻炼了我的
“组织才能。”我以前虽然和大山玩儿，但看不起他，十多年前来这儿，我
并没怎么掸他，不过大山的脸皮有时也够厚的，这也是一种适应吧。

“难道他真的要跟我‘借种’？”躺在黑暗中，我想着大山的表情。
“借种”的事我只听说过，但能理解，一是总比买来的容易瞒人，二来，
父亲是假的，可母亲是真的，这样即使将来漏馅了，孩子跑掉的可能性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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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不好办的是这种男人不好找，身体好是一方面，还得人品好，不能给
人家捅出去，更不能由此而与人家私通。听说一般是找外地的过路人，附近
即使有合适的，如果孩子长大后特象人家，怎么堵人的嘴？至于亲戚，难免
将来发生什么龌龊，这可是个要挟条件。总之这类事是好说不好办。
在此之前我没怎么琢磨这事，今儿这一推理，觉得自己倒还真是满符
合大山家的要求的：人种不错，健康、聪明，住在城市也不会巴巴地来认个
乡下孩子，十多年才到这来一次，以后还指不定来不来呐⋯⋯

“嗨，我怎么净想这些呀，自己的烦恼还少吗？”
真是的，自从到了老家，我把自己的事差不多全忘了。
这次出走可以说是一时激动，也可以说是预谋已久。
大学毕业以后开头一切顺利，进了天津市服装局，可算是捧上了很有
油水的铁饭碗，工作也不错，一个人占一间屋管着计算机，三年单身生活虽
然苦点，可毕竟是熬过来了，谈过几个对象，88 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王丹，
第二年结了婚，90 年底女儿玲玲出世，可从那儿开始就全不对劲了。
首先是工作问题，自己一心要把工作搞好，反复向领导建议，91 年终
于在局机关里建成了计算机网络，并进而成立了信息中心。按理说，自己是
计算机专业毕业，在单位的计算机室又是元老，脑子好、意识新，文笔也不
错，信息中心的建议、建设都是自己的功劳，应该独挡一面了吧？可是却调
来个一无所长而只会溜须拍马的半大老头来当科长，自己还是一个兵；本是
人员素质低、领导不重视而造成的使用效率不高，却说网络建设有缺陷；要
个操作员，却通过关系来了个笨手笨脚的孩儿妈，不能干你老实也行，可仗
着她爸是大官，不学习，不干活，迟到早退，还爱挑拨是非，长得还难看，
简直一无是处，跟这二位在一块能好得了吗？累不少受，可是只有错误，功
劳都是科长的，妈的！机关里还不评职称，到现在连个助理工程师都不是，
你说，还有什么熬头？
第二件事是房子问题，第一批分房时没领结婚证，不给，第二次，等
排到我这儿房子没了，可能吗？是规划时就没有，还是后来有人夹塞儿？领
导说第三批解决，三年了，连影儿都没有，可新调来的局长，甚至是组织部
的副部长，局里都偷偷地花钱给买了新房，自己呢？只能住在岳母家对门的
6平米的小棚子里，与厨房为邻。五年了，那是个什么滋味呀！
冬天冷夏天热，蚊子叮蚂蚁咬，歇班睡不了懒觉，晚上干房事还得憋
着劲，弄得自己不是阳萎就是早泄，老婆不满足，肩膀上总被咬得青一块紫
一块的，这还算好的，要么发脾气、甩脸子，我那点男子汉气概是一点儿也
发挥不出来。嗨，里外都不是个人，也没法怪岳父岳母不给好脸看，当然，
对小舅子两口子就从甭指望，这样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工作和家庭哪怕占一
头也可以呀？想在工作上当回甩手大爷，又怕得罪了领导房子更没戏；想跟
领导玩“坐地炮”，又拉不下那个脸；想自杀，觉得除了父母伤心外没有任
何作用，而且即使争取到什么自己也享用不上了；当把“倒爷”或是跳槽？
自己没信心，老婆不同意，也真舍不得铁饭碗，即使真到了合资企业，靠自
己挣钱买房？老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倒闭了怎么办？不成；学佛？学
道？老婆不干，说是没有实际用途，说我是逃避，是对孩子和家庭不负责任，
可领导不点头，这责怎么负呀？除非真的出家，起码是离家，但现在的世上
哪儿有真的净土啊？食素好说，可那“色”字恐怕戒不了。唯物主义学多了，
对那套宗教理论总是半信半疑。练过气功，一直也没气感，更别说是特异功



能了⋯⋯
要说自己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可这帮当官的也够黑，三千块钱扔下去
连个响都没听见。
要说自己的人缘也不错呀，只是这些哥儿们都是玩儿家子，没一个当
官的，说话不顶呛，平时自己的话茬子挺好的，可一见头儿就没词了，看来
拍马屁这玩意儿可是个天赋，把“厚黑学”看烂了也没用。跟领导打架或是
哭天抹泪实在是有辱斯文，办不成事再丢人现眼可划不来。当初自己把社会
看得太简单了，以为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成问题，不听父母的劝告，非要到
这举目无亲的天津来。也是自己活该，放着市委副部长的闺女不要，却看上
了工人的女儿，好看不能当饭吃，现在后悔了吧？
还有，自己那女儿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工作和房子总理不顺，好象
还会吸自己的元气，只要她在旁边睡，第二天自己的精神就不行，脑子也差
劲了，身体也不行了，也怪自己原来的身体太好，一晚上能干三次，这孩子
就是在第一次完事后一刻钟又来劲时，一松心，没戴套而结的果，早知这样
还不如第一炮就往目标瞄呐。她这是不是“克父”呀？

“嗨！不想这些了，反正已经出来了，不就是为了逃避吗？何必还想这
些烦人的事呢？想也是白想，还不如想想姐，哦，还有那个慧云呐。”
此时，英姐与陈慧云也在谈论着我呐。
“我这个弟弟小的时候可好玩了，还特聪明，你们财旺那时候就知道领
着一帮孩子跟我们柱子他爸领的那帮傻小子们打架，也别说，辈儿辈儿打，
你看我哥脸上那块疤烙就是打架时拿树杈子给划的。小雨才不跟他们掺和
呐，不是画画就是唱歌，要不就坐那儿瞪眼瞪着想事或是看我爸他们刻石碑。
在咱村他还上了一年学呐，学习倍儿好。我俩老一块儿玩儿，过家家儿时，
他当爸我当妈，那个大山呀，要么当儿子要么当猪啊狗啊牛啊的，可好玩了。”
她记不得是否和陈慧英说过这些了，但她乐意重复。

“白天玩儿完了，晚上还一块儿睡不？”
“当然，有时他在我爷那屋睡，有时就跟我们扎堆儿。咦，你指的是啥
意思？”

“我是说你们俩有没真比划过？”
“去你的，那时候我们还屁事不懂呐。”
“大了以后就没来过？”
“那也只是我弟呀。嗨，你怎么老往歪处想，是不是你对他有意思呀？”
“瞎说。”
“还蒙我？刚才你怎么那么乐意跟他说话？”
“人到了我家，还能不客气客气？”
“得了吧你，我早看出来了，你俩那眼神可不是客气。”
“你再说，我不理你了。”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不过说真的，我这个兄弟怎么样？”
“不知道！”
“他的眼神可是总往你那儿瞟。”
陈慧云心里说，难道我是瞎子？虽然心里美滋滋的，但却假装生气地
说：“你到底还睡不睡，我可睡啦！”

“好——，睡——。”
陈慧云背对着英姐，说是睡觉，可眼睛却没闭上。



英姐的眼睛也是在瞪着黑暗中的屋顶，她在回忆过去，也想到了现在。
她想到了自己的丈夫，“铁锁是多么疼爱自己呀，还有那 9 岁的儿子，跟他
爸长的一样，又高又大，还聪明，真招人喜欢，但也跟他爸当年一样，也是
个孩子头儿，还是老跟这村的孩子们打架，真让人不放心，可他爸还不让我
管，说是利大于弊，利个屁，哪天打瞎一只眼就只剩下弊了。
如果自己的儿子象小雨怎么样？”有些事她没对陈慧云说实话，其实
她也没对任何人说过，她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嗨——”英姐最后叹了一口气，侧下身，把眼闭上了。
尽管叹息声很低，陈慧云还是听见了，但是她没敢动弹，把本来要叹
的气也给压回去了。
这些事我当然不知道了，艺术夸张。你说这叫“鬼眼”？得，以后我
不用了还不成吗？我只有文才，技巧是差点儿，你别跟我臭显摆。

第三章

不到七点我就醒了，没想到作单身汉时练就的睡懒觉的本事，现在差
不多全给丢了。
小莲好象正在院中恭候我，“四叔，您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会儿？”
“叫我秋雨。”
“那——不行。”
“没事，习惯就行了。大山呢？”
“哦，他又出车了，他说晚上叫您来这儿喝酒。”小莲在看我的脸色。
“嗯——，行啊。”看得出，大山的日子过得不错，不象小时候都穷，谁
在谁家吃顿饭还得计较。
小莲松了一口气。
“您在这儿洗脸吧。”
“也行。大山多会儿走的，我怎么没听见车响？”
“走一会儿了，怕把您吵醒，车是推出去的。您就在这儿吃点儿吧。”她
转身去拿。在院子里厢房和正房之间的空地上还有一个灶坑，所以做早饭时
并没吵醒我。

“不用不用，我快到我叔那儿看看干点什么。”有了昨晚的那句话，我可
不好意思老单独面对着这个女人，要不然，我还真有心逗逗她。

“那哪儿行，怎么也得吃两口哇。”
“那好吧。”看见小莲是真心的，我不好再坚持。
稀里糊涂吃完赶快起身，“我走了。”
“那您晚上千万记着过来吃啊！”她送出了大门，并认真地嘱咐着。
“一定，你回去吧。”
没发现有什么异象，看来他们并没琢磨这事，我这是自作多情了。我
心里居然有点失望的感觉。注意地看了一下小莲的右眼，确实和好眼不一样，
眼仁大小不一样，也不会转动，大概是瓷的吧。小时听说有装狗眼的，怎么
可能呢？别的部分长得还真没什么毛病，人也不瘦，以前除了哭，根本听不



见她说话，现在说话、举止还算可以，若不仔细观察，还真找不着她小时候
的影子了。总之，过得去，真要是白给那我绝对要。哼，说不得我哪天来了
情绪，也得通过小莲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魅力。而且这事未必没戏，这酒有
没有问题？为什么昨晚上没说？还是有希望的啊。可真要这样我可怎么办？
是答应还是不答应？我该以什么姿态答应？嗨，见机行事吧！我就是这样，
什么事都爱瞎琢磨，结果往往是没有结论，还得是走一步说一步，这么多年
就是这么混过来的。
到了叔叔家，都已经开工了。
“叔，我干点什么？”
“你啥也别干，帮不上忙再碰着。找你姐去。”
“小雨，起的够早的，还没吃吧？”
“在大山家吃过了。”
“你倒不客气。”
“我俩谁跟谁呀。”
“那你在这儿坐会儿，等我收拾完咱们喂猪去。”
“好嘞，不过我这么个大活人不能老在这儿矗着呀。”
“你真的啥都不用干，这活儿都包出去了，你看没熟人吧。我都没什么
事做，沏茶倒水的活儿嫂子一个人就够了，这不，连我妈都闲着呐。”

“那你来干吗？”
“我在家也是闷的慌，怎么，嫌我了？”
“哪能呐，我就是想你才来这儿的。”
“呦，小嘴儿还挺甜的，什么时候学的？”
这里的人家差不多都养猪，这儿可不象城市，寸土寸金的，所以家家
的院子都很大，有的猪圈就在院子的一角，旁边还连着厕所。不过，叔叔家
的猪圈是在离老宅子不远的自家菜园子里。新宅子那儿还什么都没有，做猪
食还在到老宅院这头。
对这老宅子，我感到特亲切，现在只有盖房的人住在这儿，所以弄得
乱七八糟的。房子还不太显破，但院子确实显得小了。

“这地方怎么处理？”
“卖给狗二了，他可能要在这儿开家具作坊。我爸说了，虽然咱爷死时
大伯表态说老家儿的东西一分不要，但除了浮财外，这里的房子永远有你们
的一半。怎么着，回来住吧？”
别说，我还真有这个心，起码以前觉得自己将来退休后，要到这儿来
过隐居生活，“行啊，给我留着吧。”
等我从厕所出来，猪食已做好了。只剩一头了，猪食的量不大，但我
们还象小时候那样抬着走。
那猪见有人来，使劲地叫着。放好猪食，再去打开圈门。我打小就喜
欢干这个，那时候劲儿小，得用力顶住，打开后还得快躲，不然会被撞出去，
或者让猪蹭身泥，那时这算是我最大的刺激了，象财旺他们玩的那些我可不
愿尝试。

“你先看着，我去尿泡尿。”
“我也去。”
“起什么哄，你不解过了嘛。”
“你还怕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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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害臊了你。”
等英姐边走边系着裤带回来时，我想起了一个话把儿：“看我这个头长
不高了吧，都怨你。”

“关我啥事儿？”
“小时候你总把尿尿到我的尿上，说这样个儿就比我高。”
她也记起来了，“嘻嘻，你还挺迷信的。”
“反正怨你。”的确，猛一看，她比我还要高一点儿。
“怨就怨呗，你能把我怎么样？”
“哼，我会报复的。”
喂完猪并没急着回去，反正也没什么活儿。
围墙边的柴禾垛很高，外面的部分都被露水给打湿了，不过搬开一些
就行了。
坐在这里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山峦，在朝阳的照射下现出透亮的颜色。
“姐，抱抱我，有点儿冷。”我恬着脸说。
英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往后挪了一下，我就胆战心惊地倚进了她
的怀里。小时候我们常这样，奶奶也常这样把我抱在怀里讲故事。不记得妈
妈这样抱过我，所以，我觉得自己所希寄的母爱不是在郑州，而是在这个小
山村里。英姐把头搁在我的肩上，环抱着我。我一手放在她的腿上，一手抚
摸着英姐的另一只手，好一会儿我们一动不动，只是愣愣地看着远方。我刚
才是壮着胆子在装小，没想到英姐并没拒绝。英姐的胸前是柔软的，发丝碰
到耳朵上痒痒的，这寂寞让我受不了，我侧过头来望着英姐，“姐。”

“嗯？”
“你长的象奶奶。”我是指那种母爱的天性。
“我有那么老吗？”
“哈。”她居然也幽默了一把。
谈话冲淡了刚才有点尴尬的气氛。我动了动绷得有点儿僵硬的身体，
让自己呆得更舒适和自然些。

“姐，我才发现你长的很好看。”
“贫嘴，哪儿有这么夸姐的，老眉喀喳眼的，哪比得上城里的小妞呀。”
脸是绷着的，可眼睛在笑。

“啊呀，您老真敢用词儿，那我刚才说你象奶奶，你为啥不干？”
“反正你们看惯了洋姐儿洋妞儿的，不会看上我们。”
“谁说的，其实，城市里的女孩子只不过是会打扮些，要真是论鼻子论
眼地说，全天津市也没有几个比得上你的。”
我肚子里的迷魂汤不多，可也有点儿，这回她的脸也笑了，“你媳妇不
好看吗？”
对了，他们没见过我的媳妇，这次来也没带家里人的像片，我没这个
习惯。
再好看，天天看也有够的时候，即使还没看够，我也不会说的，“她呀，
就那么回事儿。”

“咱长的那么帅，媳妇能错的了？”
“嗨，正赶上那时候害眼。”
英姐全身都笑了，“你不会离了再找？”
“谁跟我呀？”



“那还不是任你挑？”
虽然话有点偏激，但能听出英姐并不是在故意恭维我。我怎么能说自
己只不过是个中等人，甚至在有些人心中还是“二等残废”呢？我拿起英姐
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自己的左手也不再闲着。

“姐，你真的觉得我有那么好吗？”
“当然，又聪明又有学问还又懂事儿，还长的那么帅，谁不希罕呢？”
我有点感动，真想把自己的真实处境告诉她，但还是忍住了，我不想
破坏现在的气氛。
姐姐的怀抱是温暖的，身上散发的气息让我感到幸福的骚动。
又是沉默，但不再尴尬。
太阳升高了，空气清新而又渐渐温暖。
我们不想让人看见，但却并不担心。差不多是窝在柴禾堆里，面对的
院墙外也人迹罕至。孩子们都上学了，大人们呆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多。
开始时英姐也许还有点搂着孩子的感觉，现在肯定不是了，因为我觉
得已经到了可以得寸进尺的时候了，我的手在揉捏着她的大腿，还时不时的
用舌头舔她的手心，这不，她浑身倒硬了，我耳畔的呼吸声也粗了。我虽然
满肚子“坏水儿”，可在市里时，只能沉缅于幻想之中，在女孩子面前基本
上是道貌岸然的，要不然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干妹妹对自己到底是个什
么感觉呢？可在这里，我觉得自信心特强。

“姐，我经常梦见你。”这话有点挑逗的味道。
“真的？蒙我是吧！‘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还会记得我
这个姐？”

“真的，不知为什么，白天倒想不起来，可晚上却常梦见。”我是实话实
说，只不过这实话得看是怎么说。

“梦见我干什么了？”
“有时是一块玩儿，有时是——干那个。”
“干哪个？”
我回过头来，看见她的脸红红的，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就是那个。”
在她的大腿根内侧轻轻掐了一把。

“啊呦，你找死啊。”她曲起腿，本能地用力夹住我的身体。
“哈哈。”听她并非是恼羞成怒，我返身把她压倒，也没遇到预期的抵抗。
我按着她的两肩，望着她，“你有没有梦见过我？”

“没有。”可她的表情却在说“是的。”
“你不是说过要嫁给我的吗？为什么不等我？”
“你也没来娶我呀。”
“我现在可是来了。”我低头吻了上去。
我们的舌头绞在了一起，两个人的呼吸在加速。
我进尺又要得丈，但她的裤带系的很紧，简直无缝可钻，只好用两只
手去向上拉她的衣服。英姐是闭着眼的，于是我的手里获得了柔软与火热，
她也就同时获得了揉动和冰凉，还有就是......清醒。

“不行！”她把我猛地推到了一边。
其实，我也不知这么干对不对，开始时不过象是在点火玩儿，谁知后
来“火”着大了。
我心中未尝没有亵渎感，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让人家给推开毕



竟不是个滋味。
英姐坐起来，把脸扭到一旁喘息着。
我有点见傻，不理解为什么她本是挺顺的，可却突然不干了。我也有
点害怕，怕失去这个姐姐，特别是刚到这里。

“姐，你怎么了？”我怯生生地问。
“我没事。”但还是不看我。
但愿她只是一时怕羞。我从后面抱住她的腰，把脸贴在她的背上，“姐，
都是我不好。”
她拉开我的手，转过头来，见到我惶恐的样子大概有些不忍，笑了笑，
用手指点着我的脑门儿，“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坏。”
见她并没气恼，我释然了，就故做轻松地说：“从来就没好过。以前这
样时你怎么不说我？”

“那时候不是小吗？”
“现在我觉得自己也不大呀。”
“在你们那儿也这样？”
“那当然。”
“那你搞过几个？”
我眼望着天，装模作样地一个个屈着手指头，数到 8时才停住。
“只摸过，没干过的算不算？”
“哈哈，”终于把她逗乐了，“吹牛吧你！我看能有三、四个就天儿了。”
看来她对城市生活并非一无所知，不过这也高抬我了。

“你真了解我。”我还得装能。
“你媳妇就不管你？”
“这年头谁管谁呀。”不无教唆之意。
“你就不怕她也给你戴绿帽子？”
“有一两顶也压不死我。”有时我还真怀疑，“你有没有给我姐夫弄两顶
戴？”小时候也常听说附近有这事。

“找死呀你。”她收回了一半儿笑，剜了我一眼，“时候不早了，该回去
做饭了。”
才不到 10 点，但今天这戏也没什么可演的了。我们摘清了头发和身上
的柴禾叶儿，就回去了。

第四章

真快，到中午房子就算是盖完了，下午民工们就该走人了。但新房子
发阴，还得晾晾才能住人。
因为惦记着大山的酒，中午的庆功宴我就没怎么喝。故意晚些到大山
家，果然，到那儿饭菜都已做得差不多了。小莲没有上桌，几句客套话后就
开吃了。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东拉一句西扯一句的，大山好象急于要把自己
灌醉似的紧喝。见这情形，我心里就有根了，同时也替大山着急，不知他会
怎样切入正题。



他的脸终于不正常、不均匀地红了，眼睛也就可以不再抬起来看我了，
“咱哥俩——，啊不对，咱俩这可能是最后一顿酒儿了。”

“你这是什么话？可不吉利，喝多了？”
“不是，我是说你昨儿不是答应了吗？”
“我答应你什么了？”
大山抬起头，用有点发红的眼珠子望着我，没做表情，又把头低了下
去。

“昨儿晚上我跟小莲商量好了。”
“商量什么了？”
“你是装傻吧！”大山也看出来了。
“有嘛话你就直说行不行？”
“说就说，你不是说要帮我吗？”
我想也没法装了，但也不能立马答应，“我不说过是开玩笑了嘛。”
“你可别拿这事逗着玩儿，我们可是实在人。”
一大段冷场。
平时他们是在外屋吃饭，现在则把饭桌放到了里屋。在外屋做菜的小
莲也不再出声了。

“说实话，你觉得小莲长得怎么样？”
“挺好的。”
“这不结了，那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你以为这是干吗，买牲口哇？”
“嘁，我就是不知道你们这些城里人肚子里都转的是什么弯儿？”大山
的嗓门也大了，不过还真难为他了，这么长一句话说出来楞是没打锛儿。
沉默，我懂得谈判技巧，知道现在是谁求谁，但心中不无惴惴。
果然是大山沉不住气了。
“你是怕我四婶儿那儿不愿意？”
“她倒管不着。”
“就是啊，反正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
我没吱声，让他再猜几条。
“是怕我将来带着孩子找你麻烦去？”
“那我倒不怕。”
“就是的，我还怕你来认孩子呐，还能去找你？”
我还没说话，接着来呀。
“你不是怕把身体搞坏了吧？”
“嘁！”一副不屑的神情，我可不能让大山瞧不起自己。
“还是的，那还有什么？要钱？”
我停住筷子白了他一眼，没说话。
“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我还是没吭气，心说：大山，你可千万别打推堂鼓，就差一点儿了。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你也不会老让人家瞧不起我吧？毕竟咱们好
过。”挤兑得大山把这话都说出来了。
我终于可以“投降”了，“得得，什么都别说了，我答应成了吧！”
“真的？”
“我没想到你这么能磨。”



“嘿嘿！小莲，进来，”大山总算松了一口气，“来，跟你四叔喝一个。”
小莲低着头，端起了酒。
“咱们——谢谢四叔。”
“谢谢四叔。”
“别，要老这么叫咱可散了。”我还故作豪迈。
“行行，就叫秋雨。来，干。”
“干。”
三人一碰杯，全都一饮而进。
小莲的脸有点红，但表情是漠然的，看不出什么。
“你到外边吃吧，我俩接着喝。”大山见活奋。
“你们少喝点儿。”
“别在这儿罗嗦，还早着呐！”
小莲见我没接话，也就出去了。
“来，再满上。”
“哎，对了，咱这不是近亲繁殖吧。”
“不是，你不知小莲姓郭？他们家是外来户。”
只知她爸叫二秃子，还真不知是姓嘛。
“你这主意不是刚拿的吧？”
“那是。”
“你怎么看上我了呢？”
“你以为我是随便找的吗？”他把我早就知道的道理又说了一通，“其
实，你昨儿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

“我可不能保证给你生小子。”我的舌头开始有些拌蒜，就不在乎这些话
题了。

“这你甭管，我妈给我留了偏方，保证生小子，我就是这么来的。”他家
几代单传，还真是不能不在意。

“不会有后遗症吧。”
“不会，而且只要是小子就比丫头强。”
看起来，这是人家自己的事。
“你那会儿说这是最后一顿酒是啥意思？”
“你以为我喝多了？是这么着：你要是不答应呢，咱俩也就没法再来往
了，是不是？若是答应了呢，我还得求你连烟也先戒戒。”

“嗬，还讲个优生啊。”
“那是，别看咱是大老粗，这方面可比你知道的一点不少。”其实他也是
初中毕业呐，在我们老家这儿也是高文化了。

“那我这假歇得可够苦的。”
“也不是让你白受苦，咱们这儿有官价儿，管吃管住，一次 30，有了以
后再给 1000。”

“嚯，这买卖划得来，你给我再找几个吧，我也不回去上班了。”我说的
是实话，但知道这只能是笑话。

“得了您呐，刚才还装的挺象个样的。”
“对自己人和对外人可不一样。”得赶紧圆场，
“对对对，来吃菜。”现在气氛不错。“这么着吧，你就把烟酒都先戒戒，
从明儿开始就在我这儿吃住。今儿是 14 号，前儿个她才干净，大后儿个咱



就开始，两天一次，得到这月底，成不成的到时候再说。对了，你这假多几
天没事吧？”

“没事，”本来我也不知道会在这儿呆多久，“不过，我不在我叔家吃饭
有点说不过去。”

“你在你叔家总白吃不也不好吗？我想了，你就说帮我们家做衣服呐。”
“可我一点儿不会呀。”
“没关系，我刚给她买了本裁剪的书，她识字不多，还正想让我教她呐，
你就顺便当当老师吧，我想凭你的聪明一看就会。”

“你倒还真不吃亏。不过我天天跟她在一起，你就真的不别扭？”
“你既然问，我也不说假话，说是高兴那鬼都不信，要不我怎么没到外
头使劲找呢？我窝的慌，小莲也不愿意呀。”

“现在小莲愿意？”
“你不是看出来了嘛，说实话，昨儿晚上我都差点儿上鞋底子。”
我能说什么？
“说实在的，我打小就佩服你，现在也一样，这次我没话说，甭管你怎
么想，我也要谢谢你，我还真不怕你把这‘独眼龙’给拐跑了。”
这家伙，刚才他怎么不说“独眼龙”呢？怕我不喜欢小莲？现在是不
是又希望我觉得她丑？哈，我才不在意呐，“喝酒！”“喝！”
这顿饭吃了足足俩小时，还是大山把我扶到厢房的，这小子到最后是
醉了没有我也不知道。
躺在炕上，我迷迷糊糊地庆贺着自己的胜利，恨不得现在就把小莲给
干了。

第五章

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知道过过风就好。
“昨个没喝多吧。”大山在院子里。
“多了点儿，不老舒服的，看来这酒还真得戒。”这玩笑开的不合适，让
人觉得有点得意忘形，赶紧转题，“今儿怎么没出车？”

“地里的活儿该拾掇拾掇了，来，吃点儿。”
“我跟你去？”
“不用，一会儿的事，你还是到你叔那儿看看吧，在这呆着也行，闲得
慌就看看书，我这儿有几本武侠的。噢对了，我这儿还有一个‘天书’呐，
呆会儿我给你拿来。”
什么“天书”？小时候他就老这样，爱作惊人之举，一是为了博得别
人的注意，二是少见多怪，我也就没在意，“不急，晚上再说。”
叔叔家也没什么可干的，不过是拾掇拾掇这，拾掇拾掇那。干活的都
走了，一家人都搬回了老房子。英姐明天就走，没必要再折腾。我不能回去，
就真把教做衣服的事说了，并保证给婶子和嫂子一人做一件褂子。
英姐不信我会做衣服，中午喂猪时，我只好把“借种”的事对她说了，
问她这样行吗。


